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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龙王乡

①①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 文/图

迎接“三夏”，安徽省阜南县龙王乡党委书记刘
晓妮啥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今年能旱这么狠。她
掰着手指头数：“你看，今年 1、2 月份是冰冻雨雪天
气，3月雨水比较多，从 4月份开始就没怎么下雨了，
就5月26号那天飘了一点点，然后一直到现在，关键
还热！今天感觉得有40度。”

上次见刘晓妮是在4年前。那年夏天，淮河流域
连续暴雨，为上保中原粮仓、下保鱼米之乡，7月20日
王家坝开闸泄洪。76小时后，相当于 26个西湖的水
倾入了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 4 个乡镇中。当时刘晓
妮所在的郜台乡就在蓄洪区内，而且郜台乡是那次
蓄洪中需转移人数最多的乡镇。

镇里文化墙上的洪水印记仿佛还在眼前，今年
又见刘晓妮，却是因为干旱。

龙王乡，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龙王曾降临村庄并
保佑风调雨顺之类的传说有关。这么久不下雨，有人
给刘晓妮打电话，问龙王乡能否把龙王给“摇”来。刘
晓妮说：“我们都在找水呢，群众自己当龙王。”

夏抢时

“我活到 65 岁了，这个时候这么旱，是第一次经
着。”6月 15日，在贯穿龙王乡的大清沟沟边，槐寨村
村民老孟正用电瓶车上的电瓶提供的动力，引着一
个水管浇沟边的花生。离他不远处，韩郢村一位 78
岁的老奶奶在浇沟边的一溜芝麻，嘴里碎碎念：“旱
哦，旱哦，庄稼不好种。”

阜南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 月以
来，阜南全县各地累计降水量普遍不足20毫米，不及
常年同期降水量的2成。加上持续高温，使得土壤失
墒进程加快。沿着大清沟，各村都在引水，时不时就
能看到农民用引水、自己提水等方式在地里劳作。

如此干旱不仅罕见，也非常特殊。
“我在乡镇干农业工作 30 年了，像今年夏天干

这么长，还是第一次遇到。以前的时候，12 号左右
就进入梅雨季节了。梅雨季容易积水，这时候都是
我们的防汛阶段。我记得很严重的干旱是在 1997
年秋季有过一次。”在离龙王乡 20 公里左右的苗集
镇，镇人大主席张猛在进行各种对比和计算：“今年
热得早，往年 6 月 1 号左右开始收麦，今年 5 月 25 号
就开镰了。往年 6 月 5 号左右就可以全部播种完，
但是今年，现在是 6 月 15 号了，我们镇目前种了
82.88%。而且往年夏种后自动出苗，今年有些地方
已经浇了 3遍了。”

杏集村种粮大户宁合成的嗓子哑得已经说不出
话来了，干涩得就像脚下还没有被引来的水滋润过
的地。700 亩地，6 个水井已经连续不间断工作 7 天
了。“管子要来回挪，挪一下要浇3个小时。一口井一
天的电费就200多块钱，还不加人工费用。”宁合成是
第一年包地，遇到罕见的旱情，嗓子很快就急倒了。

“不过好在井里的水还够，就是这样抽水有点慢。而
且温度这么高，感觉刚浇完的地一会儿就干了。这
么旱，井还是太少了。”

为了保种保苗，种了的地要浇。还有一些没有
种的，大家在焦急地观望、等待。根据阜南县抗旱工
作的报告，截至 6 月 12 日下午 5 时，全县夏种计划面
积为140万亩，已播种120.01万亩，占比85.39%。

“现在种得晚的，整体农时已经晚了 10 多天了。
为啥要夏抢时？夏天温度高，要是下雨，30 度左右，
气温适合作物生长，中午跟下午种的都不一样。所
以我们就动员大家，能早种就早种，然后大家努力联
合抗旱，不要只等雨。”张猛说。

龙王乡龙王村的村民周培军和爱人给管子上配
了一个喷头，这样浇水的距离会变远，而且水呈喷雾
状，浇的面积更大。他们刚浇完玉米，正在浇红薯。

“这片靠沟近，能浇。离沟过远的地，小一点的就先
不种了。水够不着，种上也干死了。”因为水管的头
比较沉，而且有水压，周培军的爱人拿着水管浇水时
就像拿着机关枪扫射，能“突突”到的她都要“突突”
一下。水过之处，泥土迅速发出一阵清香。

玉米浇过一遍，大概一个星期不用浇。周培军
巴巴地盼望着，一个星期应该就能下雨了。

同样在等雨的，还有苗集镇桃元村的种植大户
李俊。采访时，他正在用播种机给240亩地播撒玉米
种。之所以比一些人晚播，甚至晚了十几天，就是因
为大户种植的面积大，播种后浇水的成本太高，所以
他们会综合研判土壤墒情和天气情况，以降低成
本。李俊说：“这时候种也还行，但已经不能再拖
了。玉米种上，一星期不用浇水。我看天气预报，再
一个星期就能有雨。”

刘晓妮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次天气预报。用水
量太大了，虽然目前还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但能支
撑多久，她说“不好说”。“这雨，从19号跳到16号，16
号又跳回到 19号，然后说 19、20、21号都有雨。降雨
的可能性一开始说是 40%，后来又说 50%，又说
60%。要是能达到80%，这个雨就有指望了。”

找水

阜南农民有句话，叫“恨水水不走，盼水水不
来”。水，一头是涝，一头是旱。根据《阜南县志》的
记载，旱涝是阜南最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夏涝频率最
高，冬旱频率次之。

夏季，阜南人对洪涝更为熟悉。千里淮河出桐
柏，绵延到阜南境内的淮河水域长 65 公里。淮河行
至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时，有 100 多条支流汇入，
360公里的河道落差有 170多米。到了夏季，如果雨
量骤增，淮河极易发生洪灾。水患不断，因此新中国
成立后就对淮河进行大规模治理。“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1951 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被誉为“千里淮河
第一闸”的王家坝水利枢纽工程在阜南被修建起
来。王家坝背后的183平方公里的大地，就像一个大
口袋，承受住倾泻而来的洪水。这个淮河的“临时肾
脏”，已经完成了16次蓄洪任务。

但是今年初夏，阜南没有看到熟悉的雨水，干涸
的土地反靠淮河水“续命”。

春争日，夏争时。在夏季，对农作物播种来说，
若不下雨，三天就算一小旱，五天是一大旱，何况已
经这么久未见雨滴。到处找水，成了刘晓妮这些日
子的主要任务。

沟、河、塘、渠，连同大大小小的井，通过蓄、引、
提、调等各种方式，深入到村里的灌溉系统，如同遍
布在大地上的毛细血管。

水要一级一级提。濛河分洪道是淮河左岸分
流洪水的河道，位于隔壁于集乡的付家岗排灌站在
分洪道提水到镇上的大清沟沟段，在龙王乡司郢村
的司郢闸再提水到龙王乡的大清沟一段。沿着大
清沟，各村再引水到村里。

从大水域到小支流，从水管再流到地里，各种水
利设施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接力。

记者采访时，正在提水的司郢闸里的水奔腾不
息，走近一些还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水汽。水坝上
的水位标识和水印显示正常水位是 31 米，此时印迹
明显已经下去了一米多。

刘晓妮四处找水，看怎么往地里引水。地里一
位奶奶看到刘晓妮从沟边转悠到地里，就说：“你这
干工作的也不容易，老天爷不下雨，地底下没水，让
你们当干部的怎么办？”

几天前，龙王村在主干渠引水。接电、放泵、接
管，水通了以后，刘晓妮看着村民们说：“神话里那龙
王爷在天上、在海里，咱们的龙王爷就在地里，你们
几个全是龙王爷！”村民们看到水汩汩地流到地里，
焦躁的心和脚下的地一样获得了一些抚慰，应和说：

“对，真的龙王爷是咱们自己。”
在找水时，也会遇到“抢水”的事。比如水引到

村里后，上游农户因为占据地利会多浇一些。“要是
看着沟里水位还行、下雨有望，就会让水往下走一
走。但要是水位下降了，预报的雨又跑了，那心里就
慌了，就往自己地里多浇。我们也理解，农民此时有
很强的不安全感。这就得做很多工作，雨露均沾
嘛。”刘晓妮说。

记者在和浇花生的老孟聊天时，正好村支书孟
杰骑着电瓶车路过。他和刘晓妮说，刚处理完一件

事。原来村里埋走水的涵管时，要经过一户人家的
地。管子埋完之后再把地整好，不耽误这家人种。
但是这家人不同意，理由倒不是耽误他们种地，而是
触碰到了他们心里留存的疙瘩。走管子的地边上就
是他们家的房子，随着家里人口增多，他们想在这房
子边的地上扩建。但是村里不同意，因为这块地是
农业用地。既然当初不让盖房子，那现在就别想埋
管子，这是农民的想法。孟杰和其他村干部做了一
番动员和劝说，这件事才得以解决。

“其实农民只是一时没理解到位，眼下什么最重
要，他们心里很清楚。”刘晓妮说，“农村的很多工作，
归根结底就是基层治理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都要
处理各种关系。”

“有时候只有‘下雨了，才知道屋里哪里漏’。如
此大旱，也暴露出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刘晓妮边
走边说。在大清沟上还有两个翻水闸和一个节制
闸，没有动力，达到一定水位时，水才可以自动流出
去。乡里另外一个大沟上还有一个常庄闸，只能排
涝。“我找水的时候，顺着水看到别的乡镇修的排灌
一体的电站，我真的是一脸羡慕，恨不得给直接搬回
来。”刘晓妮接下来要做的大事之一，就是在乡上修
这种排灌一体的电站，“以前只管涝了。现在天气都
不好说，旱也经常发生。要是不管灌的话，老百姓自
己往外引，压力太大。”

除了引水，刘晓妮还围绕着井做工作。出现
旱情，乡上一方面组织大家打新井，一方面还要修
旧井、填枯井。

打井是群众自救的主要方式之一。井有大有
小，有的几家人合伙打，成本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
对普通农民来说，这笔投入不算小。“那天有群众给
我打电话，问‘打井有没有政策支持’，我说‘暂时没
有’。然后我问‘你哪个村的’，他说‘没有我就不说
哪个村的了’。”刘晓妮说，“昨天政策出来，我准备给
他打电话时，他正好又来电话。我告诉他，深 50米、
口径 40 公分的，给不低于 5000 块钱的补贴，去找村
干部报一下。”

原鹿村盛产桃，在村联社的桃园里，隔三四十亩

地有一眼井，一共 8 眼井。“现在水抽着费劲，一天
2000 多块钱电费，水是使劲‘拔’上来的。”原村支书
和现任村支书一起在桃园盯着浇水，比画着水被

“拔”上来的过程。
就井的情况来说，苗集镇要比龙王乡好一些。
苗集镇有近些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底子，只有

极个别边角的小地块需要打井。面对旱情，全镇排
查维修了2019年、2022年高标准农田的灌溉设施，提
前开通了2023年高标喷灌、井灌设施。目前，全镇的
1166 眼机井全部启用。宁合成所用的井，就是高标
准农田建设时打的。

战线拉长

农谚讲：“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由于干旱，
夏种的时间被拉长的同时，也出现不同农户播种时
间不一致的问题。

苗集镇用 5 天时间基本完成夏收，一般夏种的
时间也用时 5 天左右。今年有的农户 5 月 30 日就播
种了，采访当日，也就是 6 月 15 日，李俊才播种。问
及播种时间拉长、错开的后续影响，张猛分析：“种
得晚的，后边要注意施肥跟上，这样提苗会提快一
点，以赶上生长周期。如果玉米苗短、秆小，就结不
了大棒，所以说得提前多施肥。但是肥施多了，又
容易倒伏。所以这次干旱过后，要注意后期田管时
间、精力的投入。在统防上也会有一定的麻烦。以
前我们会统一飞防打药，现在悬殊十几天了，有的
玉米 6 片叶、有的 12 片叶的时候，统一飞防就不行
了，那就只能各自防治。对大户来说，自己防治的
话，成本就上来了。”

极端天气，非常时期，不仅会耽误农时，也会使
农村很多工作中的难题集中凸显出来。

对刘晓妮来说，现在比较头疼的还有秸秆禁烧
工作线拉长的问题。这项工作是和整个“三夏”工作
结合在一起推进的。收割时期，秸秆禁烧的工作主
要是打捆。但是到了收割后期，不仅要把打的捆运
出去，还要处理散落的、不好打的地方。“收割机收不

到的、打捆机打不到的，群众会先拿镰刀把地头那一
块割出来，然后扔到地上。加上一些零散的，我们就
得给挑出来。”

这几个阶段告一段落后，如果夏种顺利，这个工
作到这一步基本就结束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地
没播种或者没出苗，地里的麦茬就承受着暴晒。“天
气太干，麦茬用脚一搓就碎了。不是说谁刻意去烧，
随便一个火星，比如机器走过、引水用电时产生的火
星，这些都容易引着。”为了防止意外，刘晓妮和镇
里、村里的干部们轮番去地里看着，前几个阶段的工
作一起累积到现在这个阶段，干部们一边忙着抗旱，
一边还要处理漫长的秸秆禁烧工作。乡里、村里的
干部人数有限，天天在地头转，即便穿着防晒服，刘
晓妮也比前几年见时黑了不少。

天气干燥，人也容易躁。不过，在抗旱中刘晓妮
观察到，很多干部对一些行政性事物有怨言，但是在
抗旱时大家都非常积极。“我觉着，是因为很多基层
干部感觉到抗旱工作是非常有实际意义感的，找水、
引水的过程，让他们感到实打实地在做事情。有些
干部就是农民，让他填表他不愿意，但他是种地的好
把式。”

刘晓妮经常会选择热一些的时候去地里看
看，“这样大家会觉着你在和他一起面对困难。”刘
晓妮跟记者说这话时，正好一位大姐一手拿着个
药瓶子，一手按着头上的草帽向我们跑来，边跑还
边喊着“姊妹”。原来，他爱人从农资店里买种子
的时候，拿回来一瓶农资店送的打虫子的试用药，
由于没有用量的说明，她拿不准用多少，就跑过来
让刘晓妮给查查。在太阳下，刘晓妮联系了乡里
管农资的工作人员，问清楚并回答完大姐的问题，
还嘱咐工作人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再去看一下乡里
农资店的情况，逢集的时候也要到集上看看农资
市场的情况。

记者以为这位大姐认识刘晓妮，刘晓妮说：“不
认识，她是看我们识字，所以来找我们。在农村，你
和任何人说话，都会像朋友一样跟你聊。我老说基
层工作是脚步丈量出来的，不下地，一些事情就不
知道。”

和刘晓妮在龙王乡看了一下午沟和井，看到了
大片的田地，也看到了一小垄、一小溜的小地块，就
像老孟种花生的那点地一样。即便淮河边旱涝多，
但是肥沃的土地依然会给辛勤劳作的农民回报，所
以阜南人说：“天下走遍，不如淮河两岸。”

那天，刘晓妮时不时就刷新天气预报。到处找
水，期待下雨，但其实她心里还在隐隐担心未来有可
能出现的涝。她不无无奈地说：“旱，我们就找水抗
旱。但是涝，怎么说呢，水火无情。”

①龙王乡农民正在浇地。
②大清沟是龙王乡的主要水源。
③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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